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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君》是华裔美国剧作家黄哲伦1986年完成的作品，于1988年
进行首次公演并获得当年托尼奖最佳戏剧奖。该作品为黄哲伦赢来了
广泛的声誉，《时代周刊》称他为阿瑟·米勒之后在美国公众生活中第一
个重要的剧作家。他后来的作品也大都体现了其对族裔问题的思考与
深切关注。《蝴蝶君》是对意大利剧作家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中东方女
子刻板印象的颠覆，是对性别关系和东西方权力关系的倒置。值得注
意的是，伽里玛爱上的不仅仅是他心中固有的东方女性的刻板形象，更
是宋丽玲有意识的性别操演以及种族操演下所构建的虚假的东方女性
身份；另外，伽里玛自身亦企图在对他的认知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身
份和西方身份的反复操演中达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不无讽刺的是，当
伽里玛发现他的“蝴蝶夫人”根本不是一个柔弱、需要保护的女性，而是
一个彻头彻尾的男人的时候，他选择以自杀的方式，在狱中扮演“西方
的蝴蝶夫人”而结束自己的生命。表演性理论可追溯到 J·L奥斯汀的
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认为，言语是可以“施事的”，有些言语表达本身
就是行动。女性主义第三阶段的代表人物朱迪斯·巴特勒将表演性理
论用于性别理论研究，强调性别是一种文化和社会建构，性别是社会的
而非天生的，身体不是生物意义上的“自然身体”而是文化和权力决定
的。在其文章《表演性行为与性别建构：关于现象学和女性主义理论》
（1988）中，巴特勒陈述了性别构建的过程以及各人的主体性：“身体不
仅是物质的，而且是身份持续不断的物质化。一个人不仅拥有身体，更
是在执行（do）自己的身体。”这种执行，即不断的操演，实现了一个人的
文化及社会身份的构建。本文将从表演性理论的视角分析宋丽玲和伽
里玛分别对性别和种族的建构与解构。

一、宋丽玲有意识的性别与种族操演及其虚假身份的建构
《蝴蝶君》中宋丽玲作为间谍是以东方女性的形象在伽里玛面前出

现。为了获得伽里玛的爱慕，身为男性的他一直在有意识地通过不断
的操演来构建伽里玛心目中的完美的“蝴蝶夫人”身份。他了解西方人
对东方的刻板印象，更深知他们钟爱“蝴蝶夫人”这部歌剧的缘由——
一个柔弱无助的东方女人总是可以赢得西方人的同情并唤起其优越
感。与伽里玛初遇时，宋丽玲字字铿锵：“这是一个你们最爱的幻想，对
吗？顺从的东方女人和残酷的白种男人。”而再一次见面后“她”则主动
邀请，语气甚至是虔诚的乞求：“我一直等到我看见太阳。我一晚上所
能采取的自律，就这么多了。你原谅我了么？”两人交往中宋丽玲不断
强调并夸张地表现自己的东方式行为准则与中国古典神秘主义色彩：

“伽里玛先生，我是个中国女孩。以前，我还从来没有……从来没有邀
请过一个男人到我的公寓里来。我的鲁莽行为让我的皮肤发烫”。一
方面，“她”反复声明自己憎恶被动的东方人，另一方面，“她”频频像伽
里玛表露深深爱意，坦诚自己的妥协与无助。这让伽里玛深信“她”表
演出的卑微，并使他开始强烈地感觉到拥有权力的快乐。“她”最终毫无
原则与自尊退让，使得伽里玛高呼：我终于获得了支配一个漂亮女人的
权利。宋丽玲一系列的的举动洽洽迎合了伽里玛心中对东方女人的定
义：她是一个柔弱无助的存在，等待着他去拯救，屈服于他所给的一
切。宋丽玲通过不断有意识的性别与种族操演在伽里玛面前展现了一
个柔弱温婉、矜持娇羞的东方女子形象，构建了一个由他一手制造出来
的虚假性别与种族身份。

二、伽里玛无意识的性别与种族操演及其失败的身份建构
法国外交官伽里玛是一个充满沙文主义的强权主义崇拜者。他之

所以对宋丽玲情有独钟，是因为他被宋不断强化的支配欲。他喜欢《蝴
蝶夫人》的原因很简单：日本艺妓秋秋桑是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的所有
物。她对他无怨无悔，她会为了那个西方男人放弃一切——尊严甚至
生命。伽里玛在自己所处的团体中是个被孤立者，常常受到排挤与压
迫，因而他急切地想摆脱这种挫败感，渴望能成为主导者。每每在工作
以及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他就会下意识地到宋丽玲那里去寻找精神上
的安慰。伽里玛的第一次性经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被强奸，他对
马克矢口否认自己的被动，内心则一直耿耿于怀。而瑞尼对他的性器
官的讽刺更让他倍受打击。他以宋丽玲作为实验对象，把她视作一只
被针刺穿心脏的蝴蝶，为的是感觉一个男人的绝对权力，操控一个女人

的权力。而宋的表现正如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中的唱词：“我出身于这
样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卑微/谦逊而沉默”，伽里玛的愿望在宋丽玲的表
演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同时他也在一次次欲罢不能的对权力的渴望
中乐此不疲地操演着自己心中的西方霸权角色，并试图从这种操演中
建构自我男子气概以及强者身份。在巴黎，伽里玛再次感受到了权力：

“我本来可以把身无分文的你放在巴黎的街道上！但是，我收留了你！”
在宋丽玲面前，他扮作一个救世主，一个君王，让“她”臣服于他的脚
下。不同于宋丽玲，伽里玛的操演是潜意识支配下的对权力的渴望造
成的，他的反复操演使其种族优越意识不断被内化。然而，他的身份构
建是失败的，自始至终，他都没能成为一个控制者，而是反被控制住
了。他一直沉浸于一个虚幻的假想中，不能也不想走出来。

三、宋丽玲对女性及东方身份的解构
女性常常被人看作是弱者的代名词，而东方也被西方人认为是女

性化的。剧中伽里玛的朋友马克曾对他谈及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这
是个古老的故事。他深埋在我们的血液中。他们害怕我们，瑞内。他
们的女人害怕我们——他们的男人恨我们。”显然，这个“古老的故事”
在我们东方人看来是失真的，只是西方人自己一厢情愿的刻板印象。
最终宋丽玲在后面对法官的审问的时候就直言：“西方认为他自己是男
性化的——有巨大的枪炮，庞大的工业，还有大笔的钞票——所以，东
方是女性化的——软弱，精致，贫穷……但是精于艺术，充满了不可思
议的智慧——这些都是女性的神秘特质……在内心深处，西方相信，东
方想要被统治，因为一个女人不可能自己思考。”当宋丽玲以一个男人
的身份站在伽里玛面前，脱光了衣服问伽里玛自己是什么的时候，伽里
玛不愿承认地说“一个——一个男人”。而从之前两人的对话中我们得
知事实上后来的每天晚上宋丽玲都说要脱光衣服，而伽里玛此时就会
请求他停下来。很明显，事实真相伽里玛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他不愿从
自我陶醉的迷梦中醒来罢了。宋丽玲展示出了真实的自己，一个强大
的男人身份。戏剧最后宋丽玲与伽里玛的对话满是讽刺，是对西方支
配东方、男人支配女人的模式化观念的一种反抗与解构。

四、伽里玛对男性及西方身份的解构
伽里玛的操演是已经内化了的信念的指使，是他信以为真的东西，

他深信自己该是一个强者。公开地，他还是继续否认宋丽玲是个男
人。而独自一人的时候，在他的牢房，他早已正视了现实。最终，他还
是没能成为他渴望成为的君主，而是带上蝴蝶的假发，穿上和服，说着
蝴蝶的话——死于忠贞比活着……带着耻辱活着好——他最终选择切
腹自杀。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名字叫伽里玛——同样作为蝴
蝶夫人而广为人知。”最后，伽里玛以表演的形式解构了西方的霸主身
份，也解构了男女、东西方的二元对立身份——东方不再是柔弱、依附
于强者的女性的刻板形象，西方也不再是意味着权利的男性刻板形象。

五、结语
如巴特勒所说，“一个人不仅拥有身体，更是在执行（do）自己的身

体。”这种执行，即不断的操演，完成了宋丽玲以及伽里玛文化及社会身
份的构建。宋丽玲的表演中角色身份的转变使其实现了对男女、东西
方绝对的二元对立思想的有力反拨，并完成了自我身份构建；而伽里玛
对自认为的男性以及西方身份的反复操演是建立在他的男性至上、西
方霸权的错误理论基础上的，这也就注定了他身份建构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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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演性理论角度探究《蝴蝶君》中的身份建构与解构
沈阳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洪卓

［摘 要］《蝴蝶君》以冷战时期的一位法国外交官和一位中国京剧旦角演员为主要人物，通过对著名歌剧《蝴蝶夫人》进行后殖民改

写的方式探索了种族及性别身份等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该作品中的性别与种族操演尤为值得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蝴蝶君》中

两位主人公身上所体现出的身份政治问题的分析，从表演性理论的角度出发来探究《蝴蝶君》中性别以及种族身份的建构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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